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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静了，拧亮书桌上的台灯，一种温
馨、闲雅的情绪油然而生，摊开书本沉浸
其中，书渐渐地成了我心灵相托的挚
友。静静的夜里静静地感受它的倾诉，
任凭字里行间绵绵的意韵，叩醒我心灵
的沉思与憧憬。

早年身居偏远山村，随遇而安别无
奢求，但精神的需求却渴盼得到充实和
满足。每每夜静漫读，只觉是教学所需，
精神所需，业余笔耕所需。

我常常翻出当初省吃俭用买的却又
没来得及读的书，逐一品读。这类书均
是古今中外作家的零星文集，虽不成套，
但比起如今贵得令人生畏的名家文集
来，我又暗自庆幸当初的智力投资是那
样的明智了。读这些书总有相见恨晚的
感觉。读得多了心灵的空间也宽阔多
了，理解、欣赏的层次也渐入佳境，笔耕
的欲望便有增无减。

我常常展读唐诗宋词，打开一本唐诗

宋词，就如走进一个神奇的王国。这是一
个精神之花全面盛开的时候，作者们从一
张张薄薄的书页上站了起来，沿着字里行
间向我走来。古朴雄浑的陈子昂、飘逸豪
放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流利坦畅的
白居易、豪放旷达的苏轼……

我也常常将当今纯文学杂志找来
读。每每读到精彩章节，必定会有深深的
共鸣在心中久久萦绕。这时，就会痴痴地
想：漫漫人生路，有书相伴，真是幸事。

《春宴》是著名散文作家胡容尔继
《行走的蔷薇》后又一力作。胡容尔，烟
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七届冰
心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等多项国内文
学赛事奖项。

关于《春宴》，著名评论家李一鸣、
中国散文协会名誉会长王宗仁、山东作
协原副主席许晨、《散文百家》杂志社社
长苗莉等专家学者分别从理论高度和
专业角度，进行推介和解读。作为一名
普通读者，我也想谈点个人粗浅的感悟
与思考。

国人的散文写作，或许永远绕不开
风花雪月与亲情叙说两个主题。这是所
有写作者常写常新、永不枯竭的创作源
泉。我不知道是不是女性写作者的性情
使然，胡容尔以女性特有的温润质朴，关
注着天地万物和谐共生。她以对生命的
关怀与思考，构建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文
字表达方式。她的散文洗练、干净，娓娓
道来，却韵味悠长。

她的散文有很大的篇幅是写花。凤
仙花、荷花、桃花、杏花、牵牛花、葫芦花、
蔷薇，在她细腻的笔下姹紫嫣红，争奇斗
艳、姿态万千。她写葫芦花，“探出手脚，
打开门窗，袒露出自己的全部。它看到
自己洁白安静的身体在风中摇曳，轻如
一朵白云。”（《葫芦花开的季节》）她写桃
花，“听力好，记性好，无论走得多远，都
能听见桃树的召唤，也会记得回家的
路。”（《桃花春》）她写杏花，“睁开蒙眬的
眼睛，伸伸胳膊伸伸腿，打开五瓣花朵，
像摇曳在绢帛上的绣品。”（《杏花盛开》）
她写木槿花，“她不忧伤、不惆怅、不脆
弱。这是她挑选的怒放时节和爱情方
式。”（《木槿花开》）

胡容尔笔下的花绽放在田间地头、
沟沟壑壑、山山岗岗，更盛开在她心里。
这是因为她对花的痴情是刻进骨子里
的。她说：“我是个爱花的人。家里的阳
台、飘窗，以及客厅、餐厅、茶室和过道的
角落里，都被我养育的形形色色的花草
们占据着，我们同居，像血脉相连的亲
人。”于是，作家在“多么丰盛的春天宴
席”上，开心地斟满美酒一一“干杯”。
（《春宴》）

同样是写花，也要写出别样的风
采。我觉得，胡容尔对花的参悟自有一
番境界和禅意。此外，她还关心天气、节
令、山川、河流、美食，她怀念友情、思念
雪花、漫步雨中、流连海边。这一切的世
间存在无不在她灵动的文字表述中展现
着美好，传递着真情，滋养着心灵。

散文《旧戏台》是胡容尔的代表作，
文中部分章节曾多次被许多省市作为各
类考试题目采用。她也因此文荣膺冰心

散文奖。
在我看来，《旧戏台》与其说是写岁

月沧桑中的时序轮回，不如说是写给外
婆的礼赞。

人间举步皆戏台，戏里戏外皆人
生。想一想，一位身出名门，大门不出二
门不迈，整日琴棋书画相伴，闲时倚坐窗
前绣龙描凤的“三富堂”家四小姐，最后
因为婚姻选择在平凡的人家栖身，过着
平淡、充实、幸福的生活。这种“享得福
吃得苦，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角色转
换，本身就是一出戏。好在，外婆嫁给了
她喜欢的人。成家后，外婆精神世界的
丰满填充了生活的平淡，日子过得诗情
画意。

外婆打小喜欢听戏，也喜欢唱戏。
她走心，入戏，却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戏
里，她走进另一个真实的剧场，“那个装
满外婆一世情缘的屋子，就是外婆的戏
台。她在自己搭起的戏台上，唱念做打、
嬉笑怒骂。身处不同阶段的她，扮演着
不同身份的角色，最后连缀成她长长的、
多彩的一生。”（《旧戏台》）

外婆的形象还出现在《赶年集》《外
婆的年》《团圆饽饽》《杏花树下》《凤仙花
旧事》《如意》等文章里。不难看出，外婆
在作者心中的重要和重量。用作家自己
的话总结外婆“静谧的一生”，是“寻常也
不寻常”，她“坦然完成由一位富家小姐
到乡村农妇的角色转换，并在此后漫长
的岁月中，用她的勤俭和智慧，改写了一
个家族的历史，成为将军的母亲。”（《杏
花树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婆的人生是
完美的。在那个温馨的小山村里，芬芳
四月的清晨，那位慈祥的、将自己拾掇得
精致优雅的老人，坐在她出阁时亲手种
下并伴她大半生的杏花树下。微风拂
来，洁白的杏花簌簌落下，蝶飞蜂舞，老
人手里攥着丈夫的灰布长衫，背依大树
安静地睡去了。她体面、尊严、平静地完
成了人生谢幕。

这个场景从胡容尔的字里行间走
出，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看来，《杏
花树下》是本书最好的作品，没有之一。

胡容尔的文字既富张力，又有很强
的带入感。在《春宴》一书中，类似的极
富画面感的场景俯拾即是。

譬如，作家在黄昏时分，徘徊海滩，
与一艘搁浅的老船不期而遇，于是就有
了散文《老船》。

落日的余晖，斑驳的老船，酥软的沙
滩，翔集的鸥鸟，宽广的大海，踯躅的作
家，想一想就是一幅美丽的油画。

读到此处，我会不由自主地记起卞
之琳那句脍炙人口的诗，“你站在桥上看

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譬如，作家在春日里，走近“用十指

打下了一座江山”的面塑匠人，面对“深
埋在地下的富丽堂皇的定陶王陵”，站
在“一棵无畏的古树”捧起“一朵火焰”
般的四君子酒，酣畅淋漓之余，就有了
洋洋洒洒的散文《春日书》。这是美丽
的春天畅想。

再譬如，《春宴》最后一篇文章《吟墨
斋里的风景》，此篇是作家生活的人情记
录。不知这样的篇目安排是否有意为
之，在我看来，作家是以举案齐眉的美满
婚姻归结本书。因为作家和她的外婆一
样，都嫁给了爱情。晨曦的阳光里，作家
妻子研墨展纸，画家丈夫挥毫泼墨，一幅
琴瑟合鸣的才子佳人画面呈现在读者眼
前。夫妻二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作
家，一位来自山右，一位来自山左。这是
多么完美的组合！

有人说，写文章就是老老实实说人
话。也有人说“别人都想写，却写不出
来，而我写出来的，恰好是别人想要表达
的心里话，就这是好文章。”这些朴素的
总结，我深以为然。诚然，写文章要讲章
法，要讲规矩，但一味拘泥于这些，写出
来的也不一定就是好文章。

还记得我熟悉的本埠另一位获得冰
心散文奖的作家说过一句话，“人无贵
贱，文有高低”。确实如此，一个写作者，
作品才是硬道理。没有作品，有再大的
圈子，参加再多的活动，头顶再亮的光
环，都一文不值。

由此，我又联想到现下全民写作。
每个人都能拿起笔来，我手写我心。写
作的门槛似乎降低了，但门槛降低并不
意味着人人都写得好。像我，舞文弄墨
也有些年头，各种豆腐块大小的东西也
塞过报缝，也曾为此得意过，但在胡容尔
的作品面前，我感到的只有惭愧。

我与胡容尔不曾谋面，是拜读了她
大量作品后记住她的名字。有幸在本埠
文学圈相识，加了微信好友后，偶有交
流。言语中，胡容尔低调谦和，她不止一
次对我说，要视野开阔，用心观察生活，
多在文字锤炼方面下功夫。

我相信，这是她的肺腑之言，是真诚
流露。对此，我深为感动，铭记于心。

春宴，干杯
——胡容尔散文集《春宴》赏读
李镇

灯下品书
刘吉训

繁花（批注本）

作者: 金宇澄 / 沈宏非
（批注）/ 姜庆共（排版）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繁花（批注本）》脱胎于金
宇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
花》，特邀作家沈宏非批注，著名
设计师姜庆共排版设计。

《繁花》的故事穿插于上世纪
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人物
在两个时空交错叠替，以独特的
沪语和话本式表达，书写了一部
上海的繁华传奇。《繁花（批注
本）》在原著的基础上，对其中的
方言词汇、特殊表达、重点情节加
以批注和鉴赏，解构《繁花》一书
的精巧结构和艺术细节，带领读
者深入感受《繁花》的美妙世界。

紫颜色

作者: [美] 艾丽斯·沃克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的非裔女作家——艾丽斯·沃克
代表作，同时斩获普利策小说
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双项大
奖。本书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
经典之作，鲁迅文学翻译奖得主
陶洁译本，阔别 15 年重版出
来。写底层女性的觉醒之路：我
们如紫色野花，不起眼却蓬勃，
被践踏却昂首——我们是万物
之一，我们就在这里。

新书架

书斋夜话


